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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

1950 年 3 月，泸定解

放 。1951 年 2 月 16 日 上

午，村农会主

席 李 光 聪 为

我 胸 前 戴 上

红绸大红花，

众 乡 亲 敲 锣

打鼓相送，父

母 和 新 婚 妻

子含泪伫立，

陪 着 我 走 出

村子，奔赴军

营，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

我 当 天 就 到

了 泸 定 县 兵

役局（后改编

为 县 武 装

部），被 编 入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泸 定 独

立营三连，终于圆了我的

从军梦。我的父母、妻子也

光荣成为军人家属。参军

当年过年时，乡人民政府

在我家大门上悬挂了一块

“光荣军属”木牌，真正是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鱼通剿匪冲在前

1951 年 6 月，鱼通土

司甲安仁勾结国民党特务

蓝希夷、刘野樵发动反革

命暴动，抗拒土地改革，向

土改工作队打响了第一

枪。甲匪还胁迫当地数百

名青壮年上山为匪，妄图

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

匪焰嚣张、局势危急之际，

我所在的部队编入康定军

分区鱼通剿匪大军。6 月

14 日，解放军向叛匪发起

猛烈进攻。刚结束军训的

我，第一次亲历真枪实弹

的战斗，子弹在头顶、耳边

呼啸而过，起初心里十分

紧张惧怕。经过两三天的

激战，土匪节节败退，我军

步步进逼匪巢，我心中的

恐惧与紧张也随之消散。

历经 14天的激烈战斗，匪

首甲安仁、杨维周被歼灭，

被胁迫的群众得以遣返回

乡，重新投入农业生产。鱼

通剿匪的战斗，锤炼了我

的胆魄，提升了我的实战

军事技能，让我从一名懵

懂新兵快速成长，也更加

坚定了我的革命信仰，牢

固树立了军人不怕苦、不

怕死的战斗精神。

追捕要犯

1953 年，我所在的部

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公安部队，继

续驻防泸定。

1954 年的一

天，连长派我

带 领 3 名 战

士前往西康

省雅安专区

天全县，追捕

在泸定县镇

反运动中逃

脱的要犯高

润 生 。1949

年前，高润生

曾在某县担

任旧政权公

安局局长、武

装队长，还曾

任泸定县国

民党政府教

育科科长。此前，泸定公安

和民兵曾对其展开搜捕，但

他早有防备，成功脱逃，先

躲到羊圈沟沟尾的东灵山

庙子。他自知此处难以久

藏，便翻过二郎山，逃至天

全县新沟，给当地一名孤寡

老人认作干儿子，以此掩盖

身份，蒙骗了当地的干部和

群众。后来，有熟人在新沟

认出了他，随即向泸定县公

安局举报。我们追捕组抵达

天全后，迅速侦察到高润生

的藏匿地点，随即请求天全

县公安部门协助，组织上百

名民兵进山搜捕。高润生无

路可逃，最终束手就擒，被

我们押解回泸定，依法归案

伏法。

石渠县城不像个县城

1955年8月1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编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

我被编入距离老家下田坝

一千多里外的高原石渠县

中队。我从康定乘汽车抵达

甘孜县，再换乘马匹、步行

前行，历经一周时间，才终

于抵达陌生的石渠县城。我

环顾这座县城，怎么看也不

像想象中的样子。宽阔的平

坝上，只建有一座一楼一

底、共十余间房屋的土墙四

合院。院子的东、北、西三面

各有一座土碉堡，附近散落

着几幢矮小的土坯房，稍远

处还有十几顶黑色帐篷，人

烟十分稀少。我最关心的是

通邮情况，有同志告诉我，

这里的邮件一个月才来一

次。日常早餐是清茶配糌

粑，正餐顿顿不离萝卜和莲

花白；民间交易仍在使用银

圆、藏币；夜里禁止单独外

出，因为常有土匪出没。那

时的石渠，几乎与外界隔

绝。没想到，我从抵达石渠

的第一天起，到 1964 年 2

月转业到成都公安离开，在

这座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

原县城，整整生活、战斗了

九年。

勇挡叛匪脱险境

1952年7月，南下干部

常希文被西康省委任命为

石渠县军事代表，后来又担

任 中 共 石 渠 县 委 书 记 。

1956年3月的一天，县中队

队长派我带领四名战士到

甘孜县执行执勤任务。队长

说我年轻、有文化、精干能

吃苦、遇事善应变，派我出

门执行任务让人放心。我们

五人骑马携带县委机要文

件出发时，队长特意叮嘱

我：“机要文件关系党和国

家及军事机密，比你们的性

命还金贵。人在、文件在！万

万不能丢失，更不能落入叛

匪手中。”这份嘱托，让我深

深明白，任务重于泰山。

经过两天半的行程，

我们抵达康定地委驻康北

中心甘孜县前线指挥部

（简称“前指”），上交了机

要文件和一大叠信件。前指

又交给我们带回石渠的大

半布袋机要文件、一捆平

信，还有三箱银圆与子弹。

次日早饭后，我们正忙着给

马匹上驮子，前指办公室主

任突然叫我立刻到他办公

室。我喊了一声“报告”走进

办公室，主任神色凝重地

说：“刚接到电台报告，昨天

甘孜州好几个县都发生了

叛乱，色达、邓柯都乱了，石

渠也很危险。”他接着说：

“你们县委常书记在康定地

委开完会，正在返回石渠的

途中，今天你们不能走，等

他到了，你们负责护送常书

记回石渠。”

常书记一行十二人抵

达前指后，电台曾通知他从

成都绕道青海玉树通天河

返回石渠。可与青海方面联

系后才得知，青海紧邻石渠

的玛多、称多、玉树三县也

已发生叛乱，土匪控制了县

与县之间的所有关口要道。

常书记当即放弃走青海的

方案，决定冒险走我们来时

的路线，秉持“走一步、看一

步，积极应变”的原则，伺机

返回石渠。

我们一行共十七人，

其中有三名女同志，还有

九名新分配来的民改工作

队员。他们第一次踏上高

原，心里既害怕又紧张，整

个队伍的气氛十分凝重。

我带着向导（通司）走在最

前面开路。第四天，我们走

到石渠西区与青海交界的

奔达一带，行进在浅丘宽

谷之中。正要翻过一座浑

圆丘顶时，前方坡地上突

然冒出黑压压一片土匪，

粗略估计有五百多人，彻

底堵死了我们的去路。

我走在最前头，立即向

常书记报告，并建议趁土匪

尚未开枪，我们先声夺人、

虚张声势。我让向导大声喊

话，声称我们是去往青海的

解放军大部队先遣队，只是

路过此地，与他们无冤无

仇。同时，我小声叮嘱同行

的十七人，彼此拉开距离，

不要挤成一团；一旦听到枪

响、有人倒下，立即就地卧

倒，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土匪见状，喊话让我们

过去两个人说明情况。常书

记让我带上向导前去接触。

为表示我们的“诚意”，我把

枪交给身边的战友，独自爬

上浅丘，见到了匪首。我让

向导把我的话翻译成藏语，

一口咬定我们是青海玛多

县人，走这条路只是因为比

其他路线更近；并故意放出

狠话，说我们身后有一千多

名解放军进军青海，其中还

有一个营的骑兵，如果他们

胆敢阻拦、开枪，就等于给

后方的大军报信，等到骑兵

一到，他们必将死伤惨重，

而我们青海人并不想与他

们发生冲突。

匪首果然信以为真，说

道：“你们不开枪，我们不开

枪，你们走吧！”众匪纷纷让

开道路，我们一行十七人有

惊无险地脱离了险境。两个

多小时后，土匪不见解放军

大部队赶来，才发觉上了

当，想要追赶我们，但天色

已经黑了下来，根本追不

上。我们不敢有丝毫停留，

不下马、不吃饭、不休息，连

夜急行军。第二天下午，我

们十七人全部安全抵达石

渠县城。

常希文书记（后调往泸

定，1963年8月—1967年1

月任泸定县委书记）大步走

进县委大院，对着前来接应

的同志激动地说：“我终于

活着回到了石渠，见到你们

了！”当时中队还不便于记

功，常书记和中队长便在大

会上口头表扬了我，称赞我

机智应对、勇挡叛匪，成功

保卫了县委书记和工作队

干部的安全，展现了非凡的

应变能力和战斗勇气。

平叛大军驰援紧急

后来我才知道，1959

年初，甘孜州除泸定、丹巴、

九龙等少数县外，其余各县

大都发生了武装叛乱。石渠

县最边远的白日扎一带，外

县叛匪与当地匪帮相互勾

结，纠集人数达上万之众，

他们早已向共产党、解放军

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

武装挑衅。不久前，石渠的

叛匪就曾打死一名执勤的

解放军战士，抢走了他的枪

支。在牧区和乡村，不断传

来坏消息：区乡工作队被叛

匪袭击包围、干部遭暗杀、

牧民与国营牧场的牦牛、绵

羊等牲畜被抢劫，各地纷纷

请求县中队派公安战士前

往解围。

当时，要对付上万名叛

匪，必须依靠主力解放军。

我们县中队的主要任务，是

坚守监狱，防止在押犯人越

狱或暴动；同时保卫县委、

县政府机关，以及卫生院、

邮电所、学校、粮站等关键

部位，严防遭到叛匪袭击。

就在这险象环生、形势危急

的时刻，西部战区调集兵

力，配合甘孜州骑兵团，向

叛匪盘踞的地区发起大规

模平叛作战，解放军平叛部

队正日夜兼程赶赴石渠。而

在主力部队尚未抵达的这

段时间差里，叛匪更加嚣张

跋扈，接连制造事端，局势

愈发严峻。

捍卫县城战斗

1959 年，石渠全县爆

发土匪叛乱，一二百名挥

舞着藏刀、手持叉子枪（藏

式火绳枪）的叛匪包围了

石渠县城。好在我们县中

队早有战备，提前做好了

防御部署：县城两侧浑圆

山丘的至高点上，两个碉

堡各有一个班配备重武器

固守；县委、县政府大院的

3个碉堡里，公安军战士荷

枪实弹站岗值守，发现匪

情后，立即紧急鸣枪示警，

提醒全城戒备。

一天，部队营房外突

然有老百姓高声呼喊：“土

匪进城了！快躲藏起来！”

队长和指导员齐声向我下

达命令，让我带领一个班，

立即把土匪赶出城去。我

们不敢耽搁，立即冲出县

城，朝着手持枪支、挥舞长

刀的叛匪猛冲过去，长短

枪、机枪一齐猛扫，当场就

有3名中弹的叛匪倒地。众

匪见我方冲锋枪、机枪的

火力死死堵住了他们的去

路，吓得魂飞魄散，转身狼

狈地逃奔出城。此刻，通讯

员传来命令，让我们趁机把

叛匪从国营牧场抢走的牦

牛、绵羊赶回来。我们乘胜

追击，最终赶回来牦牛 50

多头、绵羊百余只。这些牛

羊，是县级干部、县中队及

各单位的主要肉食来源，对

维持大家的生计至关重要。

此次战斗，我们班无一人伤

亡，圆满完成了保卫县城、

追回物资的任务。

参加雅砻江平叛战斗

盘踞在雅砻江西岸石

渠境内的一股叛匪，长期围

困区乡民改工作队，抢劫了

大量牦牛、绵羊，还多次袭

击并杀害工作队干部，无恶

不作。平叛部队抵达石渠

后，由于不熟悉当地地形、

不懂藏语，再加上当地群众

都身着藏装，很难分辨谁是

叛匪、谁是普通牧民。于是，

县中队抽调战士配合主力

部队进山平叛。

队长派我带领两名战

友、一名通司（向导），担任

尖兵开路，为后续部队探查

路况、排查险情。我们刚摸

到叛匪盘踞地点的边缘，放

哨的土匪见我们人少，以为

有机可乘，想要生擒我们，

便从四面向我们包围过来。

我们临危不乱，立即分头向

外突围。就在这危急关头，

后续主力部队及时赶到，身

后传来了机枪点射、连射的

阵阵枪声，支援我们突围。

紧接着，3发迫击炮弹精准

落在扑来的叛匪人群中，匪

众应声倒地，剩下的叛匪见

状，纷纷溃败逃窜。

石渠多为平川大坝地

带，叛匪无处藏身、无力抵

抗，战斗仅持续了两个多小

时就胜利结束。战斗结束

后，我们几人缴获了叛匪的

几支枪，还成功赶回来了被

他们抢走的牦牛 2000 多

头、绵羊3000多只，战果十

分丰硕，既打击了叛匪的嚣

张气焰，也为群众和国家挽

回了巨大损失。

雪域忠魂祭战友

雅砻江战斗前，队长

派我带领一名战士，前往

石渠县东区（与甘孜县接

壤），调查各民改工作队的

社会稳定情况，了解当地

的安全形势。我抵达第一

个工作队后，当地干部就

焦急地向我报告：一天前，

几名叛匪残忍杀害了两名

工作队员，抢走两支冲锋

枪后，逃上了山。

我立刻赶到事发现场，

只见两名烈士的鲜血染红

了茫茫雪地，场面令人痛

心。当时正值冰天雪地的严

冬，气温低至零下30度，水

瞬间就结成了冰，我们又没

有任何挖掘工具。可如果不

掩埋两位烈士的遗体，既是

对死者的不敬，让他们抛尸

荒野，我们也于心不忍——

更何况，他们是为了革命事

业、为了保护群众，被叛匪

残忍杀害的。

于是，我和战友下定决

心，烧干牛粪解冻土层，让

烈士们入土为安。可牧民们

起初不肯卖给我们牛粪，他

们担心叛匪回来后，说他们

同情工作队，进而遭到报

复。我一边耐心地做牧民的

思想工作，讲解革命的意

义，解开他们心里的疙瘩，

打消他们的顾虑。最终，牧

民们同意卖给我们，我当即

买下了 10袋牛粪，架起柴

火焚烧，烧了两个多小时，

才将坚硬的冻土解冻。

随后，我和战友用双手

刨出一个土坑，又在附近的

商店买来 12尺白布，小心

翼翼地裹好两位工作队员

的遗体，将他们平平稳稳地

放进坑中，覆盖上热土，再

在土上铺上一层白雪，仿佛

为烈士们盖上一层洁白的

被褥。我们站在墓前，郑重

地敬了一个军礼，以此告慰

烈士的英灵。

安葬好烈士后，我们立

即出发追击叛匪，想要夺回

被抢走的枪支。可叛匪骑的

是马，速度极快，我和战友

只能步行，无论我们走得多

快，也赶不上骑马的叛匪。

我们一路追击，一直追到雅

砻江边，才从当地群众口中

得知，那两名叛匪已经渡过

江，逃到了甘孜县境内。无

奈之下，我们只能放弃追

击，返回部队归队。

忆往事，至今我依旧历

历在目。我从未向儿女们讲

过我从军的往事，下田坝的

乡亲们更不知道这段尘封

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我

叶落归根，回到了老家。闲

暇之余，才慢慢整理出这段

尘封了几十年的从军经历，

留作自己纪念，也为百年之

后，留一个念想。

红
色
印
记

尘
封
的
从
军
往
事

1933 年，我出

生在泸定县河西下

田坝一个农民家庭。

我的少年时代，农忙

时给父母当劳作帮

手，农闲时在村川主

庙私塾堂读过三年

私塾，也曾放过牛

羊、上山砍过灶柴。

参军前，我就是一名

普通的青年农民。

◎
邓
明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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